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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們們從從介介紹紹性性文文章章開開始始第第二二期期《《歐歐亞亞十十字字路路口口》》，，旨在強調

現在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歐亞大陸需要發展自己對可持續性以及隨之而來的

風險和制約因素的立場。德國統一前，德國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研究和科技部長、

後來的運輸部長沃爾克·豪夫(Volker Hauff)博士提出了一個問題：“民主是

否妨礙可持續發展？“ 

在我作為編輯的稿件中，我將概述一個答案，我認為這是 21 世紀歐亞地區

決策者使這裡的發展真正永續的唯一合理途徑。這需要對人權和人的尊嚴等傳

統價值觀進行批判性審查，並更合理地使用自然和文明等概念，這些概念聯系

密切，但其內在原則卻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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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前德國聯邦研究和科技部長對北方科學院的貢獻總結了一個可以被描

述為對世界極不完整的物質理解的神聖化 (Hauff 2020)。還有一點必須補充

的是：在機器取代了現在已經消失的動物的短暫時代，人類與動物的真正區別

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理解。這也適用於在城市環境中長大的心理學家，尤

其是醫學專業人士，他們不明白胎兒和新生兒首先必須經歷那些進化階段，就

像智人最終從直立人中分離出來一樣，即在大約 200 萬年的時間裏。 

只要看一個簡單的事實就足够了：語言作為傳遞抽象知識的决定性交流手

段，並不是可以通過基因遺傳的人類特徵。它在文化上被傳承，有助於大腦的

生理發育和“程式設計”。根據生物基質生長的“文化”，不同的“大腦”就

會出現。 

可持續性新概念的分類是在《布倫特蘭報告》(World Commission On En-

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中提出的，作者沃爾克·豪夫(Volker 

Hauff)(2020）提到：智人，即卓越的人類，對整個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負有

責任，但特別是為了以後所有人類個體的尊嚴，不管他們有多不同。1987 年布

倫特蘭報告發表時，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至少在五年前就已經

發表了一份關於全球能源系統的綜合研究報告（Häfele et al. 1981）。在美

蘇關係緊張的領域，1974 年至 1980 年首次建立了一個世界定量模型，將人類

活動和需求與自然聯系起來，考察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限制和機會。 

在此不赘述 布伦特兰委员 报告中产生的许多假 ，仅 政治意义上理

解，只需集中讨论豪夫(Hauff)先生讲话的最后一句话（Hauff 2020）。这这这这句句句句

话话话话的的的的内内内内容是容是容是容是    全球化能否以全球化能否以全球化能否以全球化能否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一种方式形成一种方式形成一种方式形成，，，，即尊重我即尊重我即尊重我即尊重我们们们们之后的人的尊之后的人的尊之后的人的尊之后的人的尊严严严严？？？？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是人的尊嚴？如果一個人不得不過著沒有自行

車，沒有蒸汽機，甚至沒有一輛裝有內燃機的汽車，或者，horrible dictu ，

沒有電，一個人的尊嚴是否受到侵犯？生活在沒有手機的死區“不值”嗎？ 

我們應該理解亞里斯多德、奥古斯丁、路德或歌德這樣的人沒有尊嚴嗎？ 

此外，認為未來幾代人將與我們的科技文明今天提供給我們的機會有關，這

取決於我們對它及其工具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這種想法是荒謬的。任何一個買

機票的輟學學生都會很自然地說：我要去漢堡或其他地方。他或她覺得自己像

一個飛行員，必須學習和訓練多年。然而，過去幾代人積累的知識和技能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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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商業商品。沒有權利擁有它，除非你自己獲得它，遵循歌德的座右銘“你

從你的父親那裡繼承的，為了擁有它而獲得它”。任何一代人都將擁有一個他

們的祖先可以生活的固有權利的想法是不合邏輯的，也是不真實的。它類似於

夢境中的天堂位於一些難以到達的地方。 

1983 年在阿亨聖公會學院的演講中，人類文明被定義為全球生態系統的組成

部分 (Sassin 1980; 1983)。只有這樣的分類才能為價值觀和可能的行為提供

框架。即使在那時，我們的“西方”世界觀，受基督教的影響，只允許對人和

世界有一種特殊的看法，我們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古埃及人、希

臘人、羅馬人、希伯來人和歐洲人的世界，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和思想根植於其

中，已經不復存在。在大約兩代人的時間裏，它幾乎完全消失了。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最大部分，即那些在生存上依賴於人工構建

的科技文明的人，大約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遷移到另一個星球。在那裡，與農

民、養牛者和遊牧民族等空間有限、易於管理的小生境相比，存在著不同的原

則和法律。“搬遷前”所衍生的神聖價值觀實際上早就應該適應一個從根本上

改變了的嚴酷的新現實。 

我們的自然感官無法掌握這個新的現實，因為它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我

們的觀念從根本上改變了，因為它必須通過一個個人甚至無法開始意識到的原

則的系統來傳達。作為“公民”，我們依賴“感測器”和“成像科技”，如果

我們想瞭解我們已經成為生存依賴的網路化、外來和全球擴展的生計。從這個

意義上說，我們已經變異成了生物技術雜交體生物技術雜交體生物技術雜交體生物技術雜交體。以前，智人僅僅依靠它的自然

感官。 

這一事實超出了生物學、民族學甚至人類學的經典理論。生活在今天的絕大

多數人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存在。它們不存在是因為它們只是被創造和誕生的。

事實上，他們和他們的父母有機會生存和繁衍後代，這是因為生活在過去的少

數人發明了蒸汽機，發明了人造肥料，使電可用，探索了細菌世界等等。多虧

了這些人，今天才有 80 億人存在，而不是像 1800 年拿破崙時代那樣只有 10

億人。 

1992 年在裡約召開的會議錯過了人類轉變的一個關鍵點，即人口增長（Folke 

and Gunderson 2010）。在阿波羅登月任務之後，一個新的，以前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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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整體回顧成為可能。那時大約有 40 億人生活在地球上。1900 年，在我們

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時代，只有 20 億。當來自 178 個國家的代表在裡約談

論可持續性的時候，地球上已經有 50 億人——這意味著在豪夫(Hauff)的意義

上——宣稱那些學會順從自然的人的成果。從那時起，已經新增了超過 25 億，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樣多。最大的問題是，它們中的大多數仍然低於它們能

够繁殖的生物閾值。能够自由和隨意地生育，然後使聯合的國際社會承擔起照

顧其子孫後代的責任，這是人類尊嚴的一部分嗎？ 

如果考慮到出於人道主義原因發展第三世界的想法的後果，那麼這個想法是

否有助於認真研究我們如何看待和分類我們的祖先的問題？是那些發明了望

遠鏡和顯微鏡，發現了細菌並對其進行了藥物治療的不發達的人，譜寫交響樂，

寫論文的人，發現了空間和時間的相對性，但還不能乘坐廉價飛機飛往南部海

灘的人，以便能够按照他們古老的生活方式生活嗎有直覺嗎？ 

在一個民主的世界裏，每個人都應該相互平等，有權按照自己的願望和需要

生活，這種想法是一種反烏托邦。全球化和穩定氣候的權利歸根結底就是廢除

了我們區別於原始狩獵者和採集者的東西，即我們的財產。這不僅在物質上是

正確的，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保護地球氣候的想法會有什麼後果？事實上，這

種方法最終將意味著一種從人類需要的意義上永久控制氣候的願望，這是現代

社會科學的一個禁忌。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将基本原则纳入我们政治意识的中心，即每项权利只源

于履行义 的原则，那么，我们很可能 走向托 斯-霍布斯在其《利维坦》

中所描述的社 状态，进入战 (“warre”)状态，即普遍的混乱和混沌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成为其邻居的敌人。当我们考虑到失败的国家、内战

和分裂的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最富有的社肋中，还有什么肗得明显？ 

鑒於冷戰結束以來發生了什麼變化，豪夫(Hauff)先生的文章《民主是否阻

礙可持續發展》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唯一的答案就是這個問題: “西方理解的

民主從根本上排除了可持續性”。毫無疑問，對當今世界的看法僅僅在這裡簡

單概括，是令人惱火的。然而，如果人們不學會用每個人的實際能力來衡量自

己的雄心壯志，而是學會尊重對方，而不是希望“皈依”和“改進”他們，歐

亞大陸很可能會被放在泰坦尼克二號上，豪夫先生也曾默許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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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開始就指出有必要發展、界定和代表歐亞人民的獨立立場，以便調和可

持續性和人類尊嚴的思想之後，我請《歐亞十字路口》第 2期的進一步貢獻的

作者來解决這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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